
长湖风光。（记者 张梦瑶 摄）

夏至辞
□ 林钊勤

正午的阳光，在湖面上破碎
浮现出空荡荡的回响

这让我想起晾在井台边的陶罐，
它肚皮里晃荡的水声，
比一朵花的绽放更响。

他们会取走我眼里的露珠
让我像花儿一样枯萎，在黄昏时

又把我的影子写进晚风
歪歪斜斜刻在晒谷场上。

现在，整条河都站起来了。
在一粒麦子上漫长地逗留

我突然懂得父亲
为何总把月亮含成一块冰糖，

在舌尖慢慢化开。

海子湖海子湖，，我灵魂的栖息地我灵魂的栖息地
□□ 罗定坤罗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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揽揽胜荆州

夏日骄阳似火，我手持凉伞，漫步海子湖畔。微风送
爽，撩动着我心底的感慨与温情。海子湖，这片滋养我童
年的水域，历经岁月洗礼，依旧以它独有的姿态诉说着往
昔，展现着大自然的魅力。

湖水清波荡漾，似一块巨大翡翠镶嵌在荆州大地。
阳光洒下，闪烁神秘光芒。水鸟掠过，叫声清脆，为湖畔
添了几分灵动。远处汽艇巡游，掀起波涛，汽笛声悠悠回
荡，宣告着海子湖的宽广深邃。

沿湖公路平坦，如黑色绸带环绕，汽车、客车、三轮车
和老人代步车在这条公路上穿梭不停，它们或疾驰如风，
或缓行似歌，与湖水共同绘就一幅和谐画卷。

站在湖畔，思绪翻涌。我自小在湖边长大，对它情感
深厚。小时候的记忆中，岸边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长
满杂草，风吹过似绿色波浪。湖水清澈，能看见湖底的鹅
卵石和水草，小鱼在水草间穿梭嬉戏……

离岸较近的地方，是一片茂密的荷叶。每到夏天，那
些荷叶便会如绿色的伞盖般铺展开来，形成一片绿色的
海洋。荷花亭亭玉立，含苞时似羞涩少女，盛开时散发芬

芳，引得蜂蝶飞舞。我和小伙伴常划船穿梭在这片荷叶
之中，采摘莲蓬。歌声在湖面回荡，那是我们无忧无虑的
乐园，承载着童年的欢笑与梦想。

海子湖至今韵味独特，湖中央菱角密布，菱角叶如绿
色地毯铺满湖面，野菱角与红菱角相映成趣。

每逢暑假，海子湖便成了我和表姐的欢乐天地。我
们划着腰盆穿梭在菱角叶间采摘取。欢声笑语与菱角清
香交织成夏日乐章。中午掰开嫩菱角，清甜入心，是最难
忘的美味。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才满载而归，划向岸边，
等待妈妈的迎接。那温馨的场景，至今难忘。

海子湖不仅菱角丰盈，更是鱼类的天堂。春季涨水，
我会背着小竹罩，提着小鱼篓，到岸边罩鱼。我小心靠
近，将竹罩放下，等待鱼儿自投罗网。有时罩到白鲢、草
鱼、鲫鱼等温顺的鱼，有时也会罩到力大的黑鱼，我便与
它斗智斗勇，成功后满是自豪和满足，这是我童年生活中
最珍贵的收获。

时光流转，岁月变迁，海子湖依旧宁静美丽。它见证
了我的成长，从懵懂无知的孩童到意气风发的少年，再到

如今历经沧桑的老人；也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变迁，从曾经
的宁静乡村到如今的繁华景象。每次来到这里，我都能
感受到一种莫名的亲切与温暖，仿佛时光在这里停下了
脚步，让我可以重温那些美好的回忆。

我爱海子湖，不仅因为它给予了我童年的欢乐与记
忆，更因为它是我心中永远的净土，是我灵魂的栖息地。
它用丰饶的物产滋养了我，用无尽的欢乐陪伴了我，让我
在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了力量和勇气。然而，随着年龄的
增长，我离开了海子湖，踏上了求学与工作的道路。这一
走，便是几十年。在异乡的日子里，海子湖始终是我心中
的牵挂，是我乡愁的寄托。

如今，我已退休，终于又回到了海子湖的怀抱。我在湖
边不远处居住，每天饭后，都会沿着湖边的路漫步。看着熟
悉的湖面，闻着清新的水气，听着远处传来的渔歌，我不禁
感慨万千。海子湖，它不仅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承载了我的
乡愁。在这里，我找到了久违的宁静与安详，仿佛所有的疲
惫和烦恼都被这湖水洗净。它就像一位老友，默默地陪伴
着我，让我在岁月的长河中找到心灵的归巢。

生生活感悟

一
花
一
世
界

□
梅

红

温
柔
的
坚
持

□
卢

鼎

晨光微启，木槿花便悄然舒瓣，如美人初醒，在篱
边檐下凝露自照。《诗经》里“有女同车，颜如舜华”的赞
叹，便落定于这般清丽姿影上。花形似古钟，单瓣复
瓣，素白浅紫粉红，皆是天然调和的颜色，于平凡处自
生别致风韵——原来草木亦知素朴之美，不逊朱紫。

汉代戴圣在《礼记》中记载：“夏至到，木槿荣；四时
兴，长相伴。”道出了木槿与季节的默契。它的花期自
五月始，可延续至九月，在漫长的夏日里，以翠绿的叶
片托举着娇艳的花朵，一丛丛矗立在骄阳下，不卑不
亢。重瓣者尤为可观，层层叠叠的花瓣在阳光下舒展，
将生命的华美演绎到极致。那喇叭状的花朵，白的纯
粹如雪，黄的灿烂似金，红的艳丽若霞，紫的神秘如
雾。雨后初晴时，沾着水珠的木槿更显娇艳欲滴，那晶
莹的水珠在花瓣上滚动，折射出七彩的光芒。

然而这花开得急，凋得也决绝。朝颜未晞，暮色
便悄然爬上花瓣。我曾在园中守候一朵重瓣木槿：晨
光里它鲜妍饱满，凝露欲滴；午后日头偏西，边缘已现
蜷曲暗影；待到黄昏时分，整朵花竟骤然离枝，坠向大
叶黄杨的怀抱，完整如初，却再无生气。李商隐“可怜
荣落在朝昏”的叹息，原来并非诗人矫饰的悲悯，而是
生命律动里真实的闪电，教人窥见存在与消亡的惊心
接壤。

古人称它“断头花”，这名字森然如刀锋寒光，映着
死亡之影。民间竟因此避讳，不肯植于门前屋后。然
而木槿却自有其不可摧折的韧力：单朵虽短，枝头却日
日新苞待放，自仲夏绵延至初冬，以一场浩大的“接力”
将短暂连缀成永恒。崔道融诗云“槿花不见夕，一日一
回新”，道尽其中坚韧——每一朵花的寂灭，恰为下一
个盛放让出位置；每一次凋零，都无声宣告着新生。这
循环往复的生机，如长夏蝉鸣不绝，正是“无穷花”别名
背后的深意。

世人多爱牡丹芍药的雍容，木槿却以另一种姿态
贴近人间烟火。祖母曾采下初绽之花，以清泉浸洗，佐
青椒蒜叶翻炒，滑嫩中隐透清香；或裹以薄面入油轻
炸，焦脆外壳锁住了柔嫩花瓣，花魂竟在唇齿间苏醒。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早已记下：“嫩叶可茹，作饮代
茶。”这花不仅可疗肺热咳血之疾，更默默滋养着寻常
日子。

木槿花朝开暮落，在晨光与暮色间匆匆走完一
生。然而它不忧不惧，只是专注地把今天活成绝响，明
日自有后来者续写芳华。杜甫诗言“颜色不如君”，我
深以为然——它那份沉默的坚韧，如同在岁月长卷里
以温柔之笔刻下的铭文：纵使生命仅存朝暮，亦当以全
副精神绽放；纵使无人注目，亦要在尘世一角执拗地开
着，让美成为无声的抵抗。

木槿花落，整朵离枝而不散，像一场倔强的尊严告
别。这草木无言的温柔坚持，原来早已在时光里留下
回响——纵使明日花又开，今日这一朵的盛放，亦已是
它自己的永恒。

无阳光,叶子不生，无云朵,雨水不落，无雨水,新
叶不长，无新叶，花儿不开。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
提。大地、宇宙、时间、知觉，这一切事物皆在花朵中，
花的世界不仅丰富，而且顽强。

推开窗子，一阵沁人的香气便如柔浪般涌了进
来。哦，原来窗外的花们正在悄然绽放。这些花儿
们，或悄然绽开于窗台下，或昂然挺立于庭院角落，或
幽幽地躲藏在墙根背阴处，它们兀自生长着，绽放着，
却全然不曾顾及他人的知晓与否，也不曾在意是否有
人欣赏。

花朵的世界，原是这般多彩。每一朵花开的地方，
花儿与叶子的形状各不相同，姿态万千。赏花哪里去，
最美兰花草。蓝中透紫水边开，傲日羞云引蝶来。紫
色的兰花草有五片花瓣，每一片花瓣叠加在另一片花
瓣上面。花瓣中间有一条深紫色的脉络，把花瓣从中
间分开。花朵的根部是一个圆筒形，与张开的五片花
瓣组合成一个个留声机，霞光透过树叶飘洒过来，他们
便迎着朝阳一起唱着优美的歌曲。花瓣身边狭长的叶
子，伸开手臂接收阳光雨露，把养分输送给这美丽灿烂
的兰花草。

茂密的绿叶丛中点缀着一朵朵紫娇花，如同一
群小孩躲在绿叶丛中玩捉迷藏，可眼睛却一直睁着
呢！粉紫色的紫娇花长在长长的茎上，叶子跟茎一样
直立在土地上，茎的顶部托举着六七朵小小的紫娇
花。它们围成一个圈，身子使劲向外伸展，几朵花组
成了一个亮丽的小舞台。小蛾、小蜜蜂在舞台上忙碌
采蜜、玩耍！黄色的金菊如同粉紫色的紫娇花一样长
在茎的顶部，花瓣单层，有十五六片呈椭圆形，上圆
下窄，花瓣中间是嫩黄色的花蕊，在齿形的绿叶衬托
下如同一个个小太阳挂在茎部，把整个草地都染成
黄色的了。

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粉色的月见草花儿，每一朵
花只有四片花瓣重叠在一起，中间是黑黄相间的花
蕊。每一片花瓣总是围在一起向中间靠拢，形成了一
个碗状的姿态，这种月见草花朵就是一只只粉色的小
碗。旁边长出又细又窄的绿叶，默默无闻地陪伴它
们。远看这一片花草世界就是繁星点点的画面，使你
驻足久望，迈不动双脚。

还有很多花儿的大小、颜色、形状不胜枚举。花儿
无论聚在一起，还是分散在角落偏僻之处，见到绿叶就
会有花的存在，见到花儿的身影，便可以看见一个全新
的世界，沉浸在全新的世界中，便会感受到无私奉献的
力量，他们从不索取，只需要大家静下心来，慢慢欣赏。

野花们自生自灭于道旁沟壑，任风吹雨打，它们却
昂着小小的头颅，倔强地展现着点点颜色，如同散落人
间的星辰，顽强地宣告着卑微的生命也有高贵的尊
严。最令人心痛的却是那些被人随手折下，随后又遭
随意弃置的花朵了。这些花儿们原本在枝头生机勃
勃，却陡然遭受摧折，身不由己地离开生命之根，旋即
被弃置路旁，只留下被践踏后零落成泥的宿命——生
命之根被斩断，连那点瓶中的安稳也成了奢望。

花的世界，原来如此顽强与执着。它不需要旁人
的关注，也不需要刻意的呵护，更不在乎是否有人欣
赏。花开不为谁眼，只是生命本真地要绽出颜色，要占
住那点属于自己的光阴。当一朵花在无人角落，把积
蓄的力量化作瓣瓣舒展，这无声的宣言，便足以撑开整
个春天。

人也一样，站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中间不能望而怯
步，要重拾起内心的坚强，边绽放自己边回首默默奉献
的队友，不仅仅为了自己要努力向阳而生，同时也为了
回报身边的每一位支持者！

花的世界，叶的菩提，人的一生，宇宙的一切都是
命运共同体，让大家一起被看见，被欣赏！

荔枝树下的光阴
□ 庄俊商

剥开一颗荔枝，白玉似的果肉莹润饱满，
甘甜汁液在舌尖迸开，倏忽之间，竟又唤起我
心头那荔枝树下的光阴长流，树影摇动，一切
如昨。

记得幼时，父亲最喜欢在春天来临后忙
碌于荔枝树之间。他腰间别着锋利的小刀，
手里捧着新折下的嫩绿枝条，在粗壮的老枝
上熟练地削出斜口，又用刀锋轻轻劈开一道
缝隙，再将新枝牢牢钉入其中。那时，阳光透
过树冠缝隙洒落下来，父亲弯着腰，脊背如同
拉满的弓，刀口上留下的树痕，像一只只琥珀
色的眼睛，默默注视着父亲一年年重复着同
样动作的劳作身影。树皮被割开，树汁缓缓
渗出，与父亲额头上渗出的汗珠一道，在春日
里折射出星星点点的光芒。

待到蝉声聒噪的夏天，荔枝熟了，树上挂
满了红彤彤的果实，如火焰般簇拥在枝头。
我跟着父亲来到果园采摘，天刚蒙蒙亮就出
发。露珠无声地凝结在箩筐的铁网上，宛如
夜空中遗落的小小星斗。父亲在树上攀援采
摘，我则在树下仔细拾起那些饱满丰盈的荔
枝，小心翼翼堆进筐中。他手指粗粝，上面布
满茧子，和荔枝树皴裂的老皮相映成趣，让人
分不清哪是树痕，哪是岁月刻下的掌纹。父
亲偶尔抬头，望见一树沉甸甸的丰盈，便露出
满足的微笑，笑容里仿佛饱含了所有荔枝凝
聚的甜意。

后来我远走他乡，果园中的光阴也如溪
水般默默流淌。再归家时，父亲正领着我那
蹒跚学步的小侄儿在树下玩耍。小家伙伸出
胖乎乎的手指，好奇地戳着树干上的疙瘩瘤
疤，父亲则俯身轻语：“那是树的眼睛，记住咱
家的好呢。”侄子仰脸咯咯直笑，父亲也笑，眼
角的皱纹如藤蔓伸展，却掩不住笑意中闪烁
的温情，宛如阳光穿过枝叶缝隙，轻轻铺洒在
祖孙二人的肩头。

父亲拍了拍粗糙的树干，树皮簌簌落下
几片，他轻轻说道：“人老了，树可还年轻着
呢！”我默默咀嚼着父亲的话，又品尝了一颗
荔枝——甜味在口中缓缓蔓延开来，这甜里
沉淀了三百次日升月落的照耀，无数场雨露
风霜的浸润，还有父亲在树下用骨节撑起光
阴的每一道印痕。

树年年生发新绿，人却岁岁添染霜白。
然树影婆娑间，光阴终究并非逝水，它沉淀为
枝头累累的果实，是生命在时序中默默自证
其存在。父亲在树下弯腰的一刻，原来正是
光阴挺直了脊梁；果实入口清甜的那一刻，即
是岁月最终回甘的证明。

树犹如此，人何须悲？光阴的汁液在血
脉里循环，它将苦涩酿成蜜，把辛劳刻成花
——人虽不能比树更长久，但生命却可以因
勤恳的付出而愈发丰盛饱满，如这年年荔果，
红透了每段被汗水与慈爱浇灌过的时光。

苏公，千年以后，你的脉搏仍在这片热土上跳动。
提起黄冈，也许会想到押题密卷，但如果我说黄州呢？

你是否会想到，东坡在这里的一千四百余个日日夜夜。正是
在这里，苏轼从人生低谷中站起来，自此东坡成其为东坡。

一到黄州，便知苏公从未远离这座城市——赤壁大道、
栖霞路、东坡问稼、临皋春晓，每一处地名都让人浮想联翩。
我想去看看赤壁，那个东坡两次留下名篇的地方。背诗赋免
门票的政策，让赤壁之下的吟哦声千年不绝，仿佛时光在此
处打了个转，又轻轻荡开。

登上赤壁矶头，赭红色的石壁在阳光下泛着微光。导游
说，因河道变迁，当年“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激流已化作平
缓的江水。我摩挲着斑驳的矶石，忽然明白东坡“哀吾生之
须臾”的慨叹——自然永恒，而人生代谢。远处，一位老者正
用黄州方言吟诵《后赤壁赋》，抑扬的声调与江风应和，刹那
间，时空的界限模糊了。

走下矶头，绕到对面的赤壁赋长廊，一座座石碑静静伫
立，字迹或苍劲或斑驳。我缓缓走过，仿佛每一步都在翻阅
历史的书页。

出口处，抬头看见门匾上“赤壁之游乐乎”几个大字，不
由会心一笑。千年前，东坡泛舟江上，扣舷而歌；千年后，我
站在这里，耳边似有苍劲的声音笑问：“赤壁之游乐乎？”

离开赤壁，我前往遗爱湖。这里如今是黄州的城市客
厅，湖畔的东坡纪念馆以现代展陈方式，讲述着苏轼在黄州
的点滴。馆内，一群学生正临摹《黄州寒食诗帖》，笔锋流转
间，仿佛与千年前的东坡隔空对话。

“先生当年就是在破灶里烧湿苇”，讲解员指着展柜里的

复刻本介绍说：“可你看这字，力透纸背的何止是墨痕？”学生
们俯身细看，阳光透过窗棂，在他们专注的眉宇间投下斑驳
的光影。

黄州人并未让东坡只活在书本里。每年农历九月，这里
举办“东坡文化节”，市民们吟诗作赋、烹制东坡肉，甚至还原
宋代点茶技艺。在东坡外滩，常见身着汉服的年轻人吹笛吟
诗，或三五好友围坐，以茶代酒，笑谈古今。

停车场里，几位保安正闲聊，见我走近，笑着问：“玩得开
心吗？”我点头，他们便絮絮说起赤壁的变迁——“我小时候，
这儿还没这么多游客，但东坡的故事，打小就听。”

是啊，黄州人未必都能背诵《赤壁赋》，但他们按照东坡
的方式生活着：慢煮一壶茶，闲看云卷云舒；偶遇陌生人，也
能热情相邀。东坡不是耽于山水的隐士，而是与民同乐的智
者，这份情意，早已融入黄州的市井烟火。

临行前，我坐在路边，看长风掠过树梢，骄阳染红岩壁。
恍惚间，似有千年前的吟诵声随风而来——“惟江上之清风，
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东坡离开了黄州，但黄州从未离开东坡。这片热土上，
人们依然在耕种、吟诗、笑谈，如他当年一般。学士帽在纪念
馆前晃动，汉服在遗爱湖畔飘飞，而更寻常的，是市集里讨价
还价的妇人、江畔垂钓的老者——他们未必知晓自己正延续
着某种精神，但这就是最好的传承。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虽然不是荔枝的
季节，但此刻，做一个黄州人，亦不失为幸事。

发梢轻扬，眉眼微弯，那是东坡的脉搏，仍在这片土地
上，安稳跳动。

江声千载，犹唤东坡
□ 李清雅

人人在旅途

一道，一道，又一道，老家那扇木门板后的身高刻度线，
就像向上攀援的阶梯，承载着无数往昔时光的片段。

那扇木门，坐落在山坳里的工厂家属区一栋通廊式板楼
的四楼。门朝东开，正对着连绵起伏的青山。晨曦初现，阳
光便穿透薄雾，温柔地洒在大通廊上，给这个平凡的小世界
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光柱也透过了门楣玻璃，透过它，
日出日落，四季更迭。门后，一颗不起眼的钉子默默坚守，那
是报夹的栖息地。每当新一期的电视报挂上，我便迫不及待
地翻阅，那上面不仅有每天的节目预告，更像一根维系外部
世界的纽带。

从1.29米开始，那些由低到高的刻度线，是我成长的轨
迹。那时，我刚踏入小学的门槛，世界对我来说，既新奇又陌
生。第一次量身高，像是一次庄重的仪式。父亲取出有机玻
璃三角尺，母亲用尺子比齐我头顶，再用钢笔沿尺边画上一
条短横。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线条逐渐攀升。小学毕业
时，我已经长到了1.6米，站在镜子前，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即
将迈入青春门槛的身影。

进入初中，测量身高的频率变得更加频繁。母亲总是乐此
不疲，她似乎比我还要期待每一次测量的结果。每当发现我又
长高了一点，她的眼中总是闪烁着难以言喻的喜悦。体育老

师，那个年轻帅气的大哥哥，他的教学充满活力与创意，总能用
各种方法激发我们对运动的热爱。他告诉我们，我们正处于青
春发育期，身体发育会很快，而练习摸高有助于生长发育。于
是，我便成了走廊上那个努力起跳并触摸杠子的身影。当邻居
家的姐姐偶然间发现我的小心思时，那份青涩与害羞让我瞬间
收敛了动作，从此，摸高成了我心中的一段隐秘。

初中三年，我几乎月月都在长高，初中毕业时已到1.73
米。高中，是冲刺的最后阶段，虽然增长的幅度不再像之前
那样显著，但那份期待却丝毫未减。在高三毕业的那个夏
天，我的身高定格在了 1.755米，比父亲矮一点，体重 50千
克，也略微显瘦，多少有点遗憾。带着这份成长的礼物，我离
开了家，踏上了前往大学的征途。不想在大学时期又长高了
一点点，可惜没再能刻在门板上。

如今，父母已随我在外地定居，老家的那扇木门也被替
换成了更加现代、坚固的金属框架门。那些曾经见证我成长
的身高线，也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淡出了视线。然而，在
我心中，它们却从未消失，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愈发清
晰。每一次回想起那些线条，我仿佛都能感受到那段纯真而
又充满希望的时光，以及那份来自家的温暖与力量。木门板
后的身高线，已无声地刻画下一个关于成长、梦想的故事。

木门板后的身高线
□ 付 令

亲亲情随笔


